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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城市“地雷”千万别成一阵风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在省城市民关注的目光中，
济南市区的一些部门正在积极
行动，对城市细节中存在的安全
隐患进行排查，一些隐患正在得
到清除。

但让人担心的是，眼前的城
市“地雷”虽然清除了，但由于不
能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很
快就会回到老路上去，类似的悲
剧性事件，将不可避免地以另一
种形式、在另一个地点复发。这
种担心决不是多余的。

这样的担心更多地是来自
我们的经验。事实上，济南女孩
刘佳儒落入化粪池身亡，重复的
正是这座城市过去有过的悲剧。

像井盖缺失给市民带来的各种
伤害事件，过去曾在我们的城市
多次出现过，一些局部性的问题
也曾在某个阶段得到解决，但由
于治标不治本，悲剧在今天再次
发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次小佳儒死亡事件暴露的城
市细节问题正在得到修补，这令
人欣慰，却未必让人放心。

让人不放心的，还有事件发
生后省城一些公共管理部门的
态度暧昧、行动迟缓、反应被动，
一些部门甚至连面对媒体回应
公众疑问的勇气和意愿都没有。
这些天来，省城媒体就此事件对
公共部门的采访困难重重，虽然

舆论对城市安全隐患尤其是对
井盖缺失损毁现象高度关注，但
迄今为止尚无哪个市一级管理
部门的领导站出来，通过媒体向
市民谈谈根本解决问题的思路
和打算，甚至连愿意为此承担道
义责任的声音都没有。这种态度
让人感到不解，更让人感到不放
心。

最近，省教育厅长齐涛为前不
久发生的学生溺水事件道歉时说，
学生溺亡事件我们虽然没有法律
责任，但并不能说与我们无关、我
们不用自责。齐厅长敢于为学生溺
水承担道义责任的真诚态度令人
敬佩。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如果能

有这样的道义担当，那么首先想到
的就可能是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
强调这样那样的困难，更不是看到
问题躲着走。

针对小佳儒死亡事件暴露
的城市细节问题，我们呼吁省城
的管理各方，除了排查清除已有
的安全隐患，还应该尽快拿出切
实可行的办法，研究建立解决问
题的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
此类悲剧发生的可能性。至于这
个机制怎么建，可以向社会和专
家问计，但最终必须由管理部门
明确划分责任并承担落实到人
的终极责任，否则一切都将是空
话。这正是过去的经验留给我们

的教训，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鲜
血换来的教训。

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好城
市的细节，比修马路建大工程要
难得多，但再难也得想法办好，
在保障市民安全的问题上是没
有退路的，至少道义上没有退
路。安全地行走在城市的马路
上，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底线，
是市民权利的底线，更是城市管
理者的义务底线。

希望这次排除城市“地雷”
的行动别成一阵风，否则如果将
来真的再发生类似悲剧，我们不
但对不起死去的孩子，更对不起
自己的良心。

涉及部门多 协调成本高 丢失后难找“主人”

管好井盖子得有个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崔岩 见习记者 张泰来 刘帅

2008年，杭州一男童坠入窨
井身亡，随后杭州相继出台政
策，专门加大了对杭州市数字城
管信息处置中心（以下简称“数
字城管”）的管理力度，重点管理
窨井盖。至今，杭州再没发生过
井盖致亡事件。19日，本报记者
专门致电杭州有关部门向其取
经。

杭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一
名金姓工作人员表示，数字城管
在城市管理问题处置上，坚持

“问题处置在先，责任追究在
后”，专门建立“代整治”机制。而
针对市政设施材质个性化问题，
数字城管建立了“备货制”，设立
专项基金，解决建管衔接和长期
维护问题。

数字城管虽然直属于杭州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但它又有相
对独立性。“为副局级单位，涵盖
面不仅限于城管委方面，电力、
市政等部门的信息也同样采集，
路灯坏了，他们会负责联系电力
部门去维修。数字城管可以解决
市民出了事不知找谁的问题。”
该工作人员解释说。

本报记者 崔岩 见习记
者 刘帅 张泰来

“代整治”

消除马路“黑洞”

杭州市城管委一位负责人
表示，杭州市数字城管采取企
业招标形式市场化运作，每年
会对企业进行评估，如果服务
不到位，将淘汰更换。

市场化运作主要优点是成
本低，你想想采集人员500人，
一年人力成本至少要2 0 0 0万
元。再加上日常系统维护，费用
一定不小。但转给公司采集，我
们只是花钱买服务，人力成本
微乎其微。再者，市场化运作避
免了城管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
员的尴尬，采集人员可以用市
民眼光和专业标准进行采集，
之后我们负责转交各个部门，
这样就避免了公务人员慵懒办
事。

本报记者 崔岩 见习记
者 刘帅 张泰来

市场化运作

治慵懒

管理之乱：

楼前楼后

井盖“主人”不同

近日，济南一6岁女童掉进
化粪池内溺亡，当时化粪池口
只盖了一个严重锈蚀的油桶
盖。这不是个例，从去年至今，
济南不止一次发生因井盖子破
损造成的事故。

记者在济南历城区桑园路
探访时看到，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南门附近，道路南北两侧的
下水道井箅子，竟然有17块都
丢失了，1米多深的洞里填满了
各种生活垃圾。奥体中路胶济
铁路桥下的下水道铁质井箅，
短短不足100米的距离，丢失的
数量就达16处之多。

井盖子“咬人”事件为何频频
出现？据了解，目前济南市井盖子
涉及雨水、污水、路灯、燃气、电
力、供暖、自来水、交通信号、消
防、供电、有线电视、通讯等十几
个单位，井盖数量庞大，数字难以
统计，管理起来也很难统一。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济南
市的井盖子是“谁所有，谁管
理”，这种“各扫门前雪”的模
式，导致对于井盖子缺乏统一
的、规范的管理，一些老小区、
城乡结合部的井盖子无法实现
经常性巡查和维护。

在采访中，多数开放式小
区居民表示：“都闹不明白各式
各样的井盖子到底由哪个部门
管，一旦发现井盖破损丢失，要
找到所属单位很难。”

济南市市政部门相关人员
称，按照规定，化粪池井盖子属
于产权单位管理，但产权单位
却很多，有房管局、居委会、老
小区的建设单位等，“有的开放
式老小区前后楼的井盖子产权
单位都有可能不同。”

管理之难：

井盖丢失

找产权单位很麻烦

“井盖子别看很不起眼，管理
起来确实比较麻烦。”济南市市政
公用事业局相关人士表示，井盖
子丢失、破损的情况，大多发生在
城乡结合部以及开放式小区。

“城乡结合部井盖容易被
偷，主要是因为各项制度措施
不完善，造成了管理困难。”山
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李秀忠分析说，这说明政府部
门还有一些监管漏洞。

“井盖子丢了，有时候很难
确定是谁的责任。”市政部门一
位负责人表示，一些安装比较
早的井盖上没有字，新安的井
盖子上虽打上“污”、“水”、“燃
气”等字样，一旦被偷了，再想
弄清楚是什么单位的也比较困
难，这是马路“黑洞”治理难的
一个重要原因。

“更麻烦的是有的单位合
用一个井口。”上述负责人表
示，遇到这样的井盖子丢失，找
到哪个单位都不愿意管，经常
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

管理之困：

很多精力

浪费在协调上

在采访中一些济南市民反
映，一些井盖子丢得快，可相关部
门维修却经常跟不上。历山路27
号院的一个化粪池井盖丢失了两
个多月，至今没有人去处理。天桥
区臧家屯小区的一个化粪池井盖
也是坏了两年多才换上新的。
12319市政热线的工作人员说，近
一个月以来，包括12345转过来的
单子，市政部门一天能接到近20
个电话，反映井盖丢失、破损或者
移位。

按照《济南城市道路井盖设
施管理规定》，井盖子由产权单位
负责巡查管护、补装、更换及维
修；多家产权单位共同使用一个
井盖设施的，由市政设施管理部
门组织协调。

“井盖子出现问题，我们一般
几个小时内就赶到进行应急抢
修。”市政部门相关人士称，有时
候市政部门赶到现场，发现出现

问题的井盖子不属于市政部门管
理，而是属于其它产权单位。

紧急情况下，即使不属于
市政的井盖子，抢险人员也会
先修理，可是，考虑到资金等具
体情况，有时必须找到其产权
部门。比如电力和市政的井盖
子型号不同，想维修电力井盖
子，只能找电力部门。

“都是兄弟单位，你去协
调人家，这个难度比较大。”一
位知情人士透露说，不是我们
不想干，很多精力都浪费在协
调上。

专家说法：

管好井盖子

先要理顺体制

“一个井盖子，涉及城管、市
政等多个政府部门，但最后却没
有一个部门牵头管理。”济南市政

协常委孙建军建议，相近职责的
政府部门应该整合到一起，理清
责任，防止部门之间推诿扯皮。

另外，城乡结合部及一些
开 放 式 小 区 频 现“ 咬 人 井 盖
子”，说明城市管理中还存在着
很多盲点以及无人监管的地
带，应该明确责任。

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伟则认为，对于基础设施的
维护以及城市管理，应该从立
法层面上进行完善，明确责任，
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治理井盖子不能一阵风
就过去了。”山东大学社会学教
授王忠武表示，济南井盖子数
量多，涉及部门多，治理问题井
盖子，规范管理是个系统工程，
现在的管理体制有点乱，要想
把井盖子管好，首先要理顺体
制，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不能
出了事之后赶紧治理，一阵风
过后就没人管了。

希望这次排除城市“地雷”的行动别成一阵风，否则如果将来真的再发生类似悲剧，我们不但对不起死去的孩子，更对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格他山之石媒体关于城市陷阱的报道，不仅引起了市民的共鸣，

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以

及各区展开“排雷行动”。但不容忽视的是，井盖子管理目

前还面临着许多困境。相关专家表示，发现问题部门能够

迅速行动是个好的开头，但是不能一阵风，管理井盖子是

个系统工程，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济南黄岗工业园附近几个井盖不翼而飞，车辆和行人从此处
经过都很危险。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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